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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弟子學僧問

師：海公長老答

僧：想請教老人家，每一位祖師大

德，都會遇到那個時代的因緣，或是說

眾生的共業，像您老有經過逃難等等

這些戰爭的因緣。可是現在我們這個時

代，這些都沒有遇過。像以前也聽了公

（了一長老）講，他以前逃難的種種艱

苦；還有照公（聖照長老），他的腳都

是黑色的，原來以前逃難的時候泡在冰

水中而凍傷。我們現在這個時代遇到的

問題——除電腦科技媒體等的快速傳

播，造成知見的衝突外，尚有少子化的

問題，所以將來出家人的人數會越來越

少，而其中男女的比例，會愈趨懸殊。

像您老從昔至今地走過來看，是否這些

只是表面的因緣？而更深層的因緣應該

是在哪？以後我們這個時代的出家眾，

要繼續走下去，大概要留意哪些？

師：實際發生的是——輪轉不休。

在我們那一代，日本打中國以前，當時

中國人民有幾萬萬人，而中國出家人

有八十多萬人。到了毛澤東死、紅衛兵

破壞後，只剩下一個出家人（法尊法

師）；現在好像也回復了宗教，這不就

是無常嘛，也就是共業所感的時代。日

本人打中國，八年抗戰到了第六年，中

國天旱不下雨、沒糧食；有糧的，日本

人、國民黨、共產黨，三個地方通通要

搶糧食，不給也不行；可知當時的老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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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有多苦啊！我初出家住小廟的時候，

日本人從北部下來，中國的軍隊就在前

面打，結果日本好多部隊下來支援，把

中國部隊包圍了，中國軍隊只能邊打

邊退。那時候我們就在廟裡邊，整天跑

來跑去躲子彈，你跑過來也是子彈在空

中飛過去，你跑過去也是子彈飛過去，

那時真不曉得該怎麼辦。有一次在田裡

邊，一路往前面跑，日本人射擊的子彈

就在我背部上飛過，還不是一樣的挺過

來了！我回想起來，都覺得太苦了，打

仗都是這樣子的。

僧：大概世間最慘烈的，沒有大過於

戰爭；在那種情況之下，如何再去堅持

一個想要修行的道心？

師：那時候年輕，哪裡有什麼道心？

最初出家也不懂，逃難就是了，逃出去

就一條生命活下來；一旦不行，被子彈

打中，就只有等死了；那個時候都是這

樣的情形。

僧：是眾生最基本想要保護生命、離

苦得樂的那一種欲望。

師：共產黨要打，國民黨也打，日

本人還是要打，老百姓怎麼辦？都是老

百姓吃苦。你不給國民黨糧也不行，共

產黨要糧你不給還不行，而日本人要糧

你能不給？你想想，一個荒涼歉收的地

方，給他們這麼多軍隊的糧，讓他們去

打仗；你想想，那是多痛苦啊！不過這

就是共業所感，沒有辦法的；不過，也

不是每一個地方都如此，因為共業中也

有別業。

僧：像虛雲老和尚不就跟著光緒皇

帝、慈禧太后躲八國聯軍？讓皇帝吃了

地瓜的……。

師：那是日本人還沒打中國以前；清

朝的時候，八國聯軍打中國。不過這是

個故事，虛雲老和尚傳記上就有的。皇

帝在皇宮裡邊，吃的當然都是美味，在

逃難的路上餓了幾天，拿個地瓜來，他

自然吃得很香。為什麼呢？肚子餓了。

沒有肚子餓的關係，他哪能吃得下去

啊？等到八國聯軍退了以後，他回到皇

宮去，再也吃不下去了。所以是因緣所

感，你不吃也得要吃，肚子餓了嘛；等

他恢復權位的時候，你再叫他吃，他也

不吃了。

僧：現在不管在家或是出家人，一般

都沒有經過這一段苦難的磨鍊，往往多

是在講究要燒什麼特別的好香等，都是

偏向在物質享受；就像您老講，沒有經

過飢寒、逃難等因緣，往往不會去珍惜

修行的生命，故修行首當念生死苦、發

出離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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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當時餓死多少的人啊！國家有

難，人民受苦。

僧：您老這一生，不管知見或是行持

上，有否親近過的善友或是善知識，對

您老特別有影響的？

師：倓虛老法師他講經說法，你想睡

覺也睡不著的。他聲音很大，理路很清

楚，使你聽得入神，所以你想睡也睡不

著。

僧：在華南學佛院學習，生活條件如

何？

師：到香港已經沒有國難了；那時

候東北三老——倓虛老法師、定西老法

師、樂果老和尚，他們在香港辦華南學

佛院，第一期人多進不去，第二期才進

去就讀。那時的生活已經很穩定了，因

為香港是英國人的殖民地，一點戰爭都

沒有，什麼都不怕，倒是過了一段太平

的日子。過了一段太平的日子之後，香

港開始暴動了二次，共產黨也因此不高

興而出來干涉，大家才開始往臺灣跑。

僧：不過您老剛過來臺灣時，當地應

該佛教正確的知見都還不夠？

師：不夠、不夠！最初來到臺北木

柵，聖照法師有個精舍，就在那個精舍

之中看到幾個比丘尼，比丘尼就同我們

講：我們臺灣的比丘尼，在馬路上同男

眾一起行走，什麼問題都沒有，誰也不

會講你；因日本殖民的時代剛剛過去。

那個時候你想想，你聽到比丘尼同一個

男的，手拉手在馬路上走，誰也不會講

話！這是當時比丘尼講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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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好像那時候日本的比丘都有家

庭，所以見怪不怪？

師：對！日本比丘有家庭，不過聽說

也有沒家庭的，比丘尼也有家庭。最初

來臺灣聽到：「比丘還要結夏安居、聽

經？從沒有聽說過出家人還須要做這樣

的事情；結夏安居、誦戒連聽都沒有聽

說過。」不過，那個時候你能講什麼？

也沒有話可講。

僧：所以，都有一段、一段時期的變

化因緣。如同現在雖有好幾臺佛教弘法

電視的轉播，但知見也是混亂、參差不

齊。

師：不過現在已經不錯了，有一些年

輕的比丘尼，她們也自己講比丘尼戒，

所以她們自己能弘揚戒法了。所以有很

多的比丘尼在學習，也有很多正知正見

的比丘尼；不然的話，最初來臺灣聽

到、看到那樣的情形，怎麼會有人發心

學戒？

僧：現在，反而比丘自己要多努力。

師：你同比丘講一講，我是講不通。

僧：談「歷史」總是一個時間的記錄

而已；真正對佛法要有幫助，應該還是

在正法、正見上面。所以，剛您老談的

「東北三老」，等於是您老教理各方面

打下基礎的，大概師長輩的就這三位？

師：也不一定。畢業之後離開學校，

很多的因緣都想要去看一看。就好像玅

境長老，他是專心學天臺的，但是賢首

五教也很通達，因為我在慈興寺拜《華

嚴經》時，他就在那裡專門研究《華嚴

疏鈔》；後來他到東林念佛堂當方丈，

當得也不是很平順；之後他就一路到美

國，轉而專門研究印順導師的理論——

三論宗。所以，他對於天臺、賢首、唯

識、三論都懂，但最後他是以弘揚唯識

為主，像《瑜伽師地論》等。其實哪一

宗他都很通的，所以他才能融會貫通。

第一次我們在香港請他講《法華經》，

他完全是用天臺四教講的；之後來到臺

灣，我在正覺精舍當方丈，那時候再請

他講《法華經》，他就把嘉祥吉藏大師

三論宗加進去說的，不是純粹用天臺

講，他就是感覺到三論宗有三論宗的道

理，天臺有天臺的詮釋，感覺說不通的

地方，他也歡喜用其他的角度來詮釋，

而這些都要自己親身去經驗的。

僧：修學也要廣博，才有辦法去會

通。

師：對啊！太虛大師有一句話：「博

而約，約而博。」你越廣博，什麼都了

解，才能會通，也才曉得如何簡約。其

實，將佛法通達後，你才知道如禪宗所

說：「佛法無多子」，其實所講的都是

一樣；而其判教、文字解釋方面，它可

以廣博得很多，如賢首有賢首的解釋，

三論有三論的解釋，唯識有唯識的解

釋，天臺有天臺的解釋，其實你能會通

就好，講的都是我們的身心。一個人若

離開了身體的生老病死，就是了生脫

死；離開心理的生住異滅——即四十二

位法身大士，究竟成佛所斷除的四個階

級、位次。若你不懂的話，怎麼簡約？

怎麼去廣學？沒有辦法的。

僧：這就是——不能「得少為足」。

師：對啊！不過中國的禪宗，最初

的確是對於其他宗派有衝擊，因一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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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便可開悟，盡形壽受用無窮，乃至成

佛都受用無盡。但是，到了以後的禪

宗，就是坐在那參話頭，他只是在那裡

「念佛是誰？」人家是念一句「阿彌陀

佛」這還有功德，而你在那參「念佛是

誰？」若未明其理，且善用其心的話，

坐在那裡有什麼用？說是「參話頭」，

卻連「話尾」也沒有參到。其實「參話

頭」，是在念這一句「阿、彌、陀、

佛」完了以後，自問：「是誰」？這

個「誰」，就是你自「心」念的，參

是你的心，念也是你的心，沒有你的

心，誰來參？沒有你的心，誰來念？這

不還就是你的心嗎？能參的就是心，不

是身體、不是虛空、不是萬物、不是他

人，都是自己的心；身體它不能參、不

能念，一切萬物也不能；心理方面，它

也不能參、也不能念，唯獨就是你這一

念心，在那裡參也是它，念還是它。你

說念佛與參禪有什麼不同？參「念佛是

誰？」的也是它，念「阿彌陀佛」的還

是它；到了最後，有什麼不同？所謂

「歸元性無二，方便有多門」。參話

頭，是我這一念心；去迴光返照我這一

念心，而不是去追求「念佛是誰」這句

話。你要是真的念到心的自性，我念的

是我這一念心，並不是真的阿彌陀佛的

聖號；在那個時候，你的心自然會現出

阿彌陀佛的形象；你念到那個程度，自

然心中現出。如同我們想自己的父母，

怎麼想也想不起來；但你看見父母、想

到父母，想得多了，你一想就是了。你

念阿彌陀佛也是這樣的，參話頭還是這

樣的；但眾生就是不能「迴光返照」。

僧：這種種的法門都是手段，終究

目的還是要將虛妄分別意識放下，所謂

「一念不生全體現」。

師：「一念不生全體現，六根才動被

雲遮。」這是哪一個秀才念的，你知道

不知道？是唐朝一個名叫張拙的秀才，

參石霜禪師開悟之後念的——「光明寂

照遍河沙，凡聖含靈共一家；一念不生

全體現，六根才動被雲遮。斷除煩惱重

增病，趣向真如亦是邪；隨順世緣無罣

礙，涅槃生死等空華。」

僧：像淨宗十一祖省庵大師也有偈

云：「一念未生真佛現，萬緣才動假名

成，知緣不實名何礙，達妄無依念自

平，安得身心歸極樂，真空幻有總無

生。」還都是同樣的道理？

師：道理是一樣的。

僧：古德都是自己體驗過心性以後，

直接呈現心境的境界，而假借文字來表

達的。

師：就好像龐居士等這些古德，他們

都是一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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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剛剛提到玅老，應該算是同參

輩，亦師亦友。

師：應該人家是先畢業，我們是後畢

業，學長學弟是可以的。

僧：還有沒有其他的同參道友，在法

上比較談得來的？

師：有很多，但差不多都走了！

僧：慈舟老法師跟體敬老法師，那時

候都是在湖北的法界學院嗎？

師：不在同一個地方。慈舟老法師他

是在北京的法界學院；體敬老法師他是

後來到湖北另辦的法界學院。

僧：您老覺得那時候的善知識，他們

教導學生的方式，跟現在最大不同的是

在什麼方面？

師：那個時候，倓虛老法師是專弘

天臺的，他也注重戒律，如延請弘一大

師來青島湛山寺講戒律；不過他自己並

不是專門的去研修。慈舟律師不單專弘

華嚴五教，他更注重戒律，依戒律為根

本，以戒律為基礎，他就常講：「戒行

不清淨，三昧不現前。」若戒行不清淨

守持，怎麼會有智慧？所以他特別注重

戒律。

僧：在教導學人這方面，好像慈舟律

師是非常嚴格？

師：沒錯！慈舟大師教學是很嚴格。

而倓虛老法師對學生是很好、很愛護

的，在日本打中國時，誰也管不了誰，

倓虛老法師就告訴學生：「你們無論如

何，要留幾個錢逃難。」因為，當時由

山東青島湛山寺逃出來之後，居士們給

倓虛大師買飛機票，而對於學生便誰也

不管；他看了這種情形，就告訴學生：

青島湛山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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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無論如何都要留點錢，你看這個

情形，我逃難是很容易，別人逃難是很

困難的。」所以倓虛大師就盡他的能力

護念學生。而慈舟老法師沒逃離開中國

大陸，在共產黨的統治之下，聽說他在

臨往生的時候，也是很困苦的。

僧：對於大時代的整個因緣、共業，

每一個人都應當要了解，出家之後才能

去面對。

師：現在的臺灣出家人很有福報，也

不需要去當兵，即使當兵也不用打仗。

每天是享用現成的，住也沒有少，吃也

沒有少，睡也沒有少，給他們安頓好好

的，就希望他好好的修學佛法；但是，

他是不是真的好好學呢？這就是要自己

問自己了。在我們那個時代，即使說是

想要學，但一早醒來就逃難，子彈呼呼

的從頭上飛，哪裡有心情學習？

僧：如果不知惜福，有時錯失了福

德因緣——即於年輕時將福報享用盡的

話，到老病來的時候，就更苦了！

師：在南普陀，常住還找了二個侍

者照顧我，你看那某某，誰管他？某某

他們也八十多歲了，誰管他？之所以說

出了這些，不管業報是否自己前世帶來

的，業報一旦成熟現前的時候，就是要

甘心的接受，不要怨天，也不要尤人就

算了。就拿現在來比例，某某同我來比

都比不上，你想想：這都是各有因緣，

不必羨慕別人怎樣的好，也不須感歎別

人怎樣的不好，因為好壞都是自己種下

來的；你沒有種下那個因，也不會有這

個果。

僧：弟子體會比較深的就是——您老

這一代從大陸過來有吃過苦的老和尚，

往往到中老年以後，福報就特別大，好

像倒吃甘蔗一般；可是現在初出家的年

輕人，或乃至於小沙彌，一般就先享受

福報；若像蕅益大師講：「福水慧舟

楫，無水舟不行。」即使先享受福報，

但沒有藉福報來修學智慧，則往往以後

墮落的因緣就比較多。

師：這就是當師父或佛學院老師該

教的啊！當師父、老師的不教，誰去

教？「養不教，父之過；教不嚴，師之

惰。」不管他是誰，因果是絲毫不差

的；如果他明白因果，自然會受教而聽

老師的話；若不明白這道理，老師你講

你的，學生則是他做他的。

僧：弟子是特別注重——從居士到

出家這個「由俗入道」的關鍵處，他如

果沒有先入為主的建立正確的知見，像

昨天講，一開始沒讓他養成好習慣的

話，日後便很難調教了；等到他剃度以

後才要教，有時候已來不及了。所以，

弘一大師於《在家備覽‧出家宗致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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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就有小字的註解說：讓你先知道出

家的意義及出家後要做什麼；自己審觀

後，如果不堪可走出家這條路，那你就

知難而退吧！可是這些年以來，弟子就

發現有一個問題：往往道場需要人，便

很快的給予剃度；但沒有經過這方面的

教育，再觀察是否適合出家，便予以剃

度，往往素質方面就比較有問題。

師：不過，這也不是每個道場都如

此。你把你的心盡到，至於這個人好不

好的確認，你也無法完全辦得到啊！隨

緣盡力就是了。再說，尤其是臺灣的佛

學院，也沒有幾處，將來會怎麼樣，那

就只有隨緣去了，不能想那麼多；你要

是想那麼多，都不用做事了。

僧：您老將近九十歲了，有沒有特別

印象深刻的事情，可以當作一種叮嚀？

師：特別深刻的事情……，在香港

坐禪參話頭的時候，的確是很用心的；

不過，用心是用心，但就是著不上力。

有一天，大概坐禪差不多坐完，大家都

放香休息了，我也到床上去休息；休息

的時候，就是昏昏沈沈、迷迷糊糊就睡

著了，在那個時候，就做一個夢，夢到

什麼呢？就夢到六祖大師，雖說夢是

假的啦，但那時就想問問六祖大師：

「『念佛是誰？』這『誰』究竟從哪裡

來的？」六祖就講：「誰——從你心中

來的。」到了坐禪坐得比較好時，就單

單參「誰」，佛號根本就不念了。自從

做過此夢後，了知「誰——從你心中

來」，之後再深入體會——身體穿衣、

吃飯都是從自己心中來的；打香板，這

個響聲從哪裡出來的？從板裡出來的？

這個「誰」從哪裡來？就從你心裡邊出

來的，什麼事都是這樣的。此後，再去

坐禪就比較輕鬆一點，腿也不會那麼痛

了，也就是比較容易得力一點。在那個

時候，才能體會何謂「心體無念」——

就是「心本無生」；其實就是這麼一句

話：「心本無生因境有」，你參話頭也

是一樣，因為你要參「誰、誰～」你這

一心不起念，這個「誰」能出來嗎？這

個「誰」也是個念頭。想東也是一個念

頭，想西也是念，念佛也是個念頭，念

眾生也是個念頭，這道理不是都一樣？

那麼你回頭一看：「心本無生」，根本

沒有念頭；念頭與境界相互緣起，這個

境界不現前，心裡頭根本無念；無念的

心體，這不就是你的心性，還有誰？還

要去到哪裡找？

僧：實際體驗過，與僅有文字上的了

解，是絕對不一樣的滋味。

師：是也有這問題。

僧：弟子剛聽您老這麼講，有一點

體會：就像佛滅後，諸大阿羅漢要結集

三藏時，阿難尊者不是被迦葉尊者刺激

了，結果他越拼命用功，結果反而證不

到；最後是在完全放下、在未躺到枕頭

前，忽然就契悟了。所以那種情境，應

該是全然放鬆的，都是把妄想完全放下

便頓然顯現了，所謂「狂心頓歇，歇即

菩提」。

師：對！對啦！這是「妄想本空」！

你放下就是，前面不是講一個故事，佛

要居士把花放下嗎？放下左邊，放下右

邊，還要再放下，再放下什麼？放下

「放下」啊！就是這個道理。其實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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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理並不是很深，但就是體驗不到。

僧：所以《楞嚴經》講：眾生都是

「用諸妄想」，用得太習慣了。

師：這不但是《楞嚴經》如此講，

什麼經典都是這麼說，就是「用諸妄

想」。

僧：所以「一切業障海，皆由妄想

生」。

師：假使你一念不生的話，這不就是

了嗎？就好像我們常常比喻「因緣所生

法」、「法性畢竟空」，其實那個「法

性理體」是什麼？就是眾多因緣；除了

這眾多因緣之外，「畢竟空」它有什麼

東西？它是哪一個緣呢？它根本就沒

有；從本無生，故也無滅。你把空間放

大了，大也無外，小也無內，其中一法

不可得，一名不可稱，這就叫做「無相

法門」。這個心，要是住在自性裡邊，

有什麼法？有什麼相？有什麼名？這不

就完全休息下來了嗎？這「狂心頓歇，

歇即菩提」，你到哪兒去找？到了最

後，「歸無所得」而已。

僧：進得去，還要出得來。

師：對啊！但就是進不去；這是教

理方面，空了以後還要出假——從空出

假。你不從空出假，到了那一種「一念

不生」的時候，你和什麼人都不能講

話、接觸了，那你怎麼教化眾生？所以

應身佛有「三十二相八十種好」那麼

莊嚴，為什麼呢？大家看到都歡喜；

他講的話，本來難懂的，也要說明白

講清楚；而且他也要以神通妙用、種

種的巧妙方法來度化眾生。其實應身佛

是假的，所以拘留孫佛傳法偈說：「見

身無實是佛身，了心如幻是佛幻；了得

身心本性空，斯人與佛何殊別？」我們

眾生一樣有四大，除了這四大為能造，

其餘的為所造，除了這四大之外，什麼

叫做身性？四大分散了，四大又為何而

集起？都因有這畢竟空性的隨緣；到了

最後四大分散了，畢竟空性它還存在；

而你現在這個畢竟空性，仍然是和四大

不相離的。然而，離開四大，什麼是身

性？這身性是畢竟空的；這畢竟空就是

不生不滅、無來無去、不常亦不斷、不

一亦不異的。它有一法嗎？它有一相

嗎？它有一個名稱嗎？其實這些通通都

沒有。但是在世俗方面，好像玅境長老

最初契入的時候，也可能因為這個道

理，就由這個事實而說明理論，由這個

理論而成就事實，還由這個事實而發現

理論。那麼你到什麼地方談涅槃去？把

這個身體捨掉了，心也不要了，那還有

一個涅槃嗎？有這個道理嗎？僧肇大師

《肇論》說：「道遠乎哉？觸事而真；

聖遠乎哉？體之即神。」你一體會它，

就發現完全是自己內心的境界，根本於

心外什麼也見不到；心外求法就成外道

了！（101．8．15）


